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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：
知其往来，要与之期，粗之暗乎，妙哉工独有之。
说解：
尽管前面的一通挖苦讽刺非常解气，但是《小针》作者心里也很清楚：别家的针医是不是滥竽充数，毕竟不能由自家说了算，因此必须设定一个检验真假的客观标准，而这个标准只能是专业技能。也就是说，一个针医的理论究竟深不深、道德究竟高不高，看待事物和分析问题到底准不准，是不是真的会治病，不是看他的自我吹嘘如何如何，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其专业技能，也就是在诊断治疗方面动真格的能力。
“知其往来，要与之期”，原本是猎人的业务范围：一个合格的猎人必须先要熟悉鸟兽的生活习性、出没规律、往来路径，然后才可以在其必经之处设置陷阱或网罟，以期猎物或自投罗网，或坠入彀中，而被捕获——这就是猎人必须具备的专业技能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古代的自然经济其实就是农猎经济，因为老百姓的生产方式主要就是农耕与狩猎，所以狩猎的技能对于普通百姓都不陌生，也可以看作是全体人民的生产技能，或者生存的资本。

因此，这个标准与兵家的“知己知彼、百战不殆”大同小异，完全可以代表所有专业技能的最高水平。实际上，无论士农工商，各行各业，一旦动真格的，比试业务本领，都可以用“知其往来，要与之期”或者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”作为衡量的标准。 

比如，时代发展了，猎人也可能不再采取挖陷阱、张网罟的方法，而更多地使用机弩，以提高狩猎的效率。那么，对于一个“守机”的猎人，除了必须善于在山野密林之中潜伏、观察、搜索，以追寻野兽的踪迹，掌握野兽的出没规律之外，尤其重要的是，一旦发现了猎物，就要在猎物进入有效射程的瞬间果断迅速地抠动扳机，既不可稍微提前，亦不可稍微延误，才可能有实际的斩获。这也叫“知其往来，要与之期”。
实际上，医生治病完全可以采取与狩猎同样的标准。因为，对医生而言，所谓专业技能，无非是诊断疾病和治疗疾病，而针医的所谓诊断与治疗，归根结底，集中到一点，那就是对病邪的准确辨认和及时捕捉。根据前述，我们已知，针医对病邪的辨认和捕捉，说来也简单，那就是在“守神”理论的指导下，于患者皮肤表面仔细地观察和搜寻，一旦发现血络，即坚决果断地予以刺泻。
这是因为，在《小针》作者看来，皮肤血络的出现即表明病邪已然侵入了肌体，只是尚在表浅，未曾深入，则即使患者还没有明显不适，也必须及时驱除。否则的话，一旦表浅的病邪深入到肌体内部，势必导致内部脏器的功能失常，进而引发严重的疾病，然而真到那时，必然费时费力，相当麻烦，或者已经迁延为顽症痼疾，就为时已晚了。
不用说，巫医只知道“守形”，即便是打着针医的招牌，也无非是头痛扎头、脚痛扎脚，肯定不具备这种未雨绸缪、防患于未然的超前眼光。
《素问·离合真邪论篇》：“夫邪去络入于经也，舍于血脉之中，其寒温未相得，如波涌之起也，时来时去，故不常在。”
这就是说，一旦寒温相得，条件适合，病邪就会由表浅的局部的皮表络脉潜入到组织深部的经脉主干，进而扩散蔓延至胸腹内部的脏器，则与之相应的皮肤表层的血络就会消失掉。所以，必须抓住邪气在皮肤表层“时来时去”的最佳时机，及时予以针刺，期期不可错过。这就是针医的“知其往来，要与之期”，说白了，就是捕捉病邪的能力。
“要”，是指决定成败的关键作为；“与之期”者，即掌握最佳时机之意。
因此，对一个针医而言，能够做到对皮肤血络的“知其往来、要与之期”，那就等同于及时地、准确地辨认和捕捉病邪，于是也就达到了专业技术水平的最高标准。而粗工由于不懂得“守神”的道理，所以必然无法理解、更无法做到这一点。
因此，提出“知其往来，要与之期”这个技术标准，其实是作者给所有从事针医职业的技术人员划出了一道分界线。作者的意思是，一个真正的合格的针医，必须具备对病邪及时发现和及时捕捉的能力，凡是不具有这种能力的，一概是假冒伪劣，只能列为“粗工”。
“暗”的本义是光线不足，所以必然导致人的视力变差，于是就会发生瞪着两个大眼却什么也看不到的事情。故用“粗之暗乎”来描述粗工对皮肤血络的熟视无睹、无知无识，再贴切不过。
于是，我们看到，在用门闩和机弩带着读者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，作者又回到了“守神”的基础操作层面，这就是前文所总结的“睹其疾，知其原”——说一千，道一万，最后总要以皮肤血络作为针医诊断和治疗的落脚点，这就是“妙哉工独有之”。
从“粗守关”至“妙哉工独有之”，可以看作一个完整的节段，这是作者特意对“小针之要”再作一番通俗的形象的比喻和解说。他的本意大概是，如果觉得“粗守形，上守神，神乎神，客在门”这个概括性论断过于含混笼统而实在难以理解的话，那么通过这段通俗的形象的比喻说明，想必也能豁然有所领悟了罢。

